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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
系教授，现致力于发展世界考古，主持中
伊纳德利土丘和中俄阿尔泰合作考古项
目。今年8月入驻抖音，以美食探店的方
式科普考古知识。

自从当上美食博主，张良仁教授的生
活开始如明星赶通告一般忙碌起来。

他一周的行程表是这样的：周一，上
午拍摄北京烤鸭，下午核对英文字幕；周
二，上午准备课件，下午、晚上，两堂大
课；周三，上午拍摄东晋墓展，下午给研
究生开组会，晚上直播连线吃烧烤；周
四，上午拍摄奶茶，下午拍摄羊蝎子；周
五，全天采访……

对于成为“网红”这件事，张良仁仍
在学习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所在的仙林
校区，离市区二三十公里，他在这里工作
了9年，活动半径不超过周边5公里。吃
饭基本在家和食堂解决，朋友来了，也出
去小搓一顿，虽喜欢美食，却远算不上

“吃货”。可如今，隔两天就得进城觅食，
店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高冷严肃的学者范儿也开始“瓦
解”。亲戚朋友不敢相信，发来微信，“这
是你拍的？”家人最初讶异，后深表支
持，觉得他做短视频后，人可爱多了。学
生们刷抖音，发现平日不苟言笑的教授竟
会一本正经地“玩梗”，上课再见面，常
露出会心微笑。再上街，也不能一味埋头
走路了，被认出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下
课后，张良仁回办公室，刚把自行车停
下，一个学生上前打招呼。对方来自“隔
壁”的中医药大学，跨校来“追星”，和
他讲了几句话，就感动得不行。张良仁也
吓一跳，“没想到我有这么大的魔力”。

当一位 54 岁的考古学家决定放弃

“教授包袱”，努力成为一位美食博主，这
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
好教授”

“既做中国考古，也做世界考古，访
问、发掘过的国家，加起来可以绕地球一
圈。”入驻抖音的第一条视频中，张良仁

“自报家门”。而做外国考古的一大难题就
是经费短缺，他毫不讳言，之所以产生做
短视频的念头，就是想“扩大知名度”，
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让更多人了解考古
的意义价值。

“对我来说，考古学既是打开历史真
相的一把钥匙，也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一个入口。但是我们得到了知
识，不应垄断在我们手里，而是应该飞
入寻常百姓家。”张良仁说。今年 7 月，
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开设了抖音账
号。考古学内容丰富，从哪里讲起呢？
一番讨论后，他们决定从最贴近大众日
常生活的美食入手，“摘下考古学高冷神
秘的面具，让更多小伙伴看到这个学科
可爱、温暖的内在。”

一期视频的诞生也是一次集体作战：
团队成员先去踩点、撰写脚本，张良仁审
定核心素材，确认文字准确到位后，开始
探店录制，回来再配音解说，由后期进行
剪辑、修改。

他们先从南京人熟悉的美食开始，专
门做了一个“吃鸭”系列，起名“鸭生不
易”。拍南京烤鸭，张良仁招呼老板，“来
1/4前脯，再搭一个脖子。”派头地道，架
势熟练，一边请“粉丝先吃”，一边科普

金陵的鸭如何随朱棣到了北京，成为今日
登堂入室的国宴大菜。拍鸭油烧饼，他肩
托小黄鸭出场，一口咬下鼓起圆润肚腩、
浑身沾满芝麻的烧饼，慢慢追溯烧饼的历
史。拍芋泥香酥鸭，他扣下正放着青春偶
像剧的iPad，说这道被电视剧带火的美食
是新发明的料理，“没什么好讲”，随后又
在“王子请上课”的请求中，欣然讲起光
绪帝阴差阳错发明香酥鸭的轶事。

因为戴着帽子、背着书包走街串巷觅
食的形象，网友们称张良仁为“中国版

‘孤独的美食家’”。他有时在王家卫式的
抽帧影像中登场，与茶餐厅的烧鹅相隔
0.01公分对视；有时又在《乱世巨星》的
BGM 中现身夜市，古惑仔般双手插兜，
摆满一桌臭豆腐、苕皮、烤冷面。一笼汤
包的历史，他从 7000 年前的蒸笼讲到宋
朝的“山洞梅花包子”；一碗馄饨的演
变，他从三国的《广雅》说到清代的《随
园食单》；一次旋转小火锅挑战，每一筷
子下去都是历史：南宋诞生的油条、唐朝
就有的腐竹、北宋普及的面筋，就连方便
面也不是日本人安藤百福的首创，早在
18 世纪，中国书法家伊秉绶就发明了它
的前身“伊府面”……

这些年来，习惯了面对土、面对书、
面对文物，这一次要面对镜头，对张良仁
来说，挑战可谓艰巨。为此，他专门请了
一位播音员纠正发音和吐字，暑假期间每
天读一首唐诗，把“黑化肥会挥发”挂在
嘴边。团队里的年轻人熟悉网络用语，教
他 用 在 视 频 里 ， 他 虽 然 内 心 吐 槽 ：

“YYDS 也叫夸人，汉语都贫乏到什么程
度了？”但也照单全收，对着镜头往老鸭
粉丝汤里倒上辣油，“简直绝绝子”。

演技也是一大难题。一开始，张良仁
吃着吃着就忘词了，表情也僵硬奇怪，再
加上被围观，浑身不自在。后来慢慢习惯
了，也开始体验到演员的不容易。“好吃
的东西，在你拍的时候都不好吃了。端上
来热气腾腾的，各个角度拍一遍，几十分
钟过去了，吃到嘴里，菜都凉了，面条、
粉丝也坨了，还得演出特别美味的样子。”

到现在为止，张良仁给自己的演技打
59分，“差一点及格，还要继续学习。”

“挖土”的丰满和充足

想当年，张良仁刚学考古时，也曾经
历过一个“差生”的苦恼。

1987 年，他考大学，报的是北大国
际金融专业，因分数不够，调剂进了考古
系。“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大牌教授，像宿
白、严文明、吕遵谔这些老先生，讲的都
是特别专业、宏大的主题。”张良仁觉得
这样的配置有点“暴殄天物”，作为一个
毫无基础的本科生，他学得艰难吃力。

4年后毕业，张良仁进入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到商周室。第一次下
田野，他去了陕西的丰镐遗址，发掘了一
些小墓葬，接触到真实的青铜器，找到了
一点入门的感觉；此后几年，又参与了二
里头、偃师商城的发掘工作，置身这些著
名的考古现场，也渐渐体味到“挖土”生
涯的丰满和充足。

那时候，在商周考古领域，写的大多
是夏商文化分界、先周文化、偃师商城性
质之类的论文。这些问题，前辈大家们已
讨论了不少，新意难寻，想找新方向又缺
乏灵感，张良仁决定出国留学，改学外国
考古。

2000 年，他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学俄罗斯考古。语言是要闯的第
一关，日语、法语、英语、俄语，关关难
过，“那时已经 30 多岁，记忆力开始衰
退，学起来很费劲”。他修了不少课程，
日本考古、印度考古、美洲考古、中亚考
古……视野打开后，发现到处都有学术问
题可以做。

那几年，张良仁常跑俄罗斯，看博物
馆和遗址，收集考古文献。2004 年，他
在新西伯利亚待了半年，住在当地一位市
民家中，吃着煎牛排、肉丸子和干硬的面
包，见识了那里冬天的酷寒。零下 30 摄
氏度，路上全是厚厚的雪，走在上面，踩
沙子的感觉。来年春天，雪慢慢融化，满
街都是冰，走着走着就滑倒，反观俄罗斯
老头老太，稳如磐石。

大部分时间，他泡在图书馆里，看到
一本有用的书，就赶紧借出来复印。“复
印费一页一卢布，换算成人民币，两毛五
一张。我是整本的印，印了一堆，花了几
万块，又把这些书寄回美国，反复地倒
腾，费钱，又耗精力。”

2014 年，张良仁来到南京大学，启
动了酝酿已久的外国考古项目：在俄罗
斯，中俄联合考古队在阿尔泰边疆区开展
了调查发掘，研究额尔齐斯河沿线的人群
迁徙、冶金技术、农业和家畜传播；在伊
朗，中伊联合考古队揭开了纳德利土丘的
神秘面纱，在这处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路
段，考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在国外考古，常常遭遇不同工作模式
的转换碰撞。在中亚草原上，张良仁他们
体验了俄式发掘的“简单粗暴”。那里地
层简单，“挖土就行”，但人烟稀少，雇不
到民工，只能自己干。于是第一天布完
方，学生、老师每人一把铁锹，开始挖草
皮，此后每天的工作就是挖土，扔土，再
挖土，再扔土，抡圆膀子干了一个月的力

气活。
在伊朗高原，则轮到“洛阳铲”大展

神威了。这一中国独有的考古钻探工具，
轻便、快速、高效。“探铲打入地下，把
土提上来，据此识别下面有什么遗迹，很
快就把一大片区域摸清楚了。”伊朗的考
古学家很感兴趣，特意派人来学习，张良
仁手把手将钻探技术传授给外国同行，最
后把探铲送给了他们。

至于风吹雪打、日晒雨淋，则和国内
考古并无二致。对张良仁来说，考古辛劳
的背后也有愉悦和享受：白天在天寒地冻
的工地上发掘，晚上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喝
茶吃馕，感受的是另一种诗意；炎炎夏日
去当地人的农场转转，在树荫下铺上毯
子，吃着瓜果，纳凉消遣，也很惬意。更
不用提那些琳琅满目的异域美食：伊朗的
烤馕、藏红花米饭，俄罗斯的酸奶、冰激
凌、大串烤肉，中亚的羊肉抓饭、甜度惊
人的桑葚……张良仁开始如数家珍地“报
菜名”，作为美食博主，他希望未来的探
店之旅能走得更远些。

人间烟火里蒸腾着大学问

张良仁也希望，中国的考古事业能继
续开疆拓土。

这些年，他开设《世界考古》课程，
带领学生奔赴国外考古工地，拓展他们的
视野和工作范围。在他看来，世界考古是
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走

进世界’，才能‘走出自己’；只有‘认识
世界’，才能‘认识自己’”。

“过去，是英国、法国、美国的考古
学家们去非洲、去西亚、去南美做发掘；
现在，身处一个崛起的大国，该轮到我们
的考古学家为世界考古作些贡献了。”张
良仁说，“现在的影视作品、自媒体平台
讲历史，总是围着秦始皇、汉武帝、唐太
宗转，但老百姓也需要了解世界，熟悉亚
历山大、拿破仑、伊丽莎白女王这些人。
这就要求我们的学者走出去，了解当地的
民情民俗、历史文化，向大众传递、科普
这些知识。”

有些学者当了“网红”就不再精进学
问，只吃老本了。张良仁不想放弃，他还
有很多学术问题想研究，很多考古愿望想
实现。当然，也要继续做好美食博主，原
本只是作为“曲线救国”手段的这份事
业，也给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以前，他
对俄罗斯的了解比江苏多多了，做了短视
频后才发现，自己生活的城市还挺可爱，
好 吃 的 东 西 很
多，每家店背后
都 有 一 段 创 业
史，于是越走越
来劲。

每次探店，
张良仁都会和店
主们聊天。他发
现，知识生产并
不 为 学 者 所 垄
断，老百姓的日
常 劳 动 和 生 活
中，往往埋藏着
知识的富矿，打
开他们的人生经
历 ， 就 是 一 本
书。他去过的那
家汤包店，老板
年轻时去上海学
艺 ， 回 南 京 开
店，二十年如一
日，没生过病，
也不应酬，天天
守着小店，勤勤
恳 恳 挣 一 份 收
入。为照顾街坊
旧邻，包子一直
走低价路线，从
当年的 3 块到如
今 的 12 块 ， 在
一 笼 汤 包 20 多
块 的 平 均 行 情
下，是独属于街

边小馆的厚道温情。
还有那家卖馄饨的小店，张良仁去

了两次。老板白发白须，酷似宫崎骏。
馄饨是柴火烧的，木头来自别人扔掉的
旧家具，让从小吃柴火饭长大的张良
仁，多了几分亲切，“比天然气烧的馄饨
味道好”。店主有情怀，遇到困难的人走
进店，手比个“A”字，就算接通暗号，
可得一份免费套餐；穷游的年轻人来
了，喊一句 ：“老爷爷，还有爱心套餐
吗？”他就端上烧饼和馄饨，不收钱。

这些人间烟火里，蒸腾着大学问，
不见于文字，却在日日上演。张良仁想
通过自己的美食探店把这些记录下来，

“这样我们就给后代留下了一份文献资
料，未来的他们可以跟着视频，来研究
今天的我们。”

那份惊喜，可能并不亚于今天的我们
在博物馆里，看到商人的蒸笼和唐人的馄
饨时，在舌尖上感受到的血脉觉醒吧。

环球人物

孤独美食家，快乐“挖土人”


